
楔子 

入夜，一陣風刮過，吹動了院中的樹枝，嗚咽的聲響襯得原本就寂靜的地方越發淒冷。 

一個宮女拎著小小的食盒緩緩走在長廊上，被風吹得顫了顫。 

這裡可以說是整座皇宮最冷清的地方，曾經住在這裡的妃子因為無法忍受失去寵愛而想用邪術蠱

惑皇上，事情敗露之後被關在這裡直到死去，留下一個十歲的兒子，從那以後這裡就一天一天衰

敗下來，常年冷冷清清，連隻野貓都沒有，陰森得嚇人…… 

因為鮮少有人來往，所以院裡並未點燈，宮女借著月光來到一間房門口，房門敞開著，門板被風

刮得左右搖晃，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她沒有稟報，直接撩起裙襬進去。 

屋裡一片清冷沒有半分暖意，唯一一盞燈擺在榻邊的矮桌上，蠟燭只剩小半截，燭火在風中抖動

著，隨時都會熄滅。 

燭光中，隱約可見一個瘦小的身影仰躺在榻上，身上的被子滑下，一半垂在地上。 

她皺了皺眉，走到榻邊放下食盒，伸手將被子撩了起來，再一看躺在榻上的瘦小少年，他雙眼緊

閉一動不動，臉色在燭光下是一種異樣的慘白，她見狀愣了愣，片刻似乎意識到了什麼，手一抖

被子又掉了下去，心慌彎下腰，顫巍巍地伸出手放到少年鼻下探了探…… 

她頓時變了臉色，猛一轉身跌跌撞撞地奔了出去，慌亂之中碰翻了食盒，裡面的東西撒了出來，

只有一碗白米飯和幾片菜葉。 

宮女走後沒一會兒，榻上原本一動不動的少年眼皮突然微微顫了一下，很輕，如果不仔細看就會

錯過，又過了一會兒，他放在身體一側的手，手指也微微動了動。 

原本四周一片寂靜，突然一陣大風刮了進來，呼地一聲將蠟燭吹滅，門板被刮得一陣亂晃、劈啪

作響，待風過了之後，紗簾緩緩落下，周圍又漸漸安靜下來。 

黑暗中，榻上的人緩緩睜開了眼。 

他本就瘦弱，雙頰凹陷宛若皮包骨，此時一雙眼中沒有任何情緒，只是怔怔地看著上方……半晌

之後，他又閉上眼，再睜開之後，眼神已經變得清明。 

他這是在死後的世界嗎？ 

如果記得沒錯，他的確是死了，他甚至還記得瀕死的感覺，不過是一瞬間，卻永遠也不會忘。 

只是，他還有「永遠」嗎？ 

此時，外面響起一陣急促腳步聲，幾個太監和宮女提著燈進來，五、六個人三盞燈，整個屋子被

照得一片明亮，且是從未有過的熱鬧。 

為首的老太監冷著臉走到榻前一看，擰著眉回頭朝剛才送飯來的宮女喝了一聲，「這不是還好好

的嗎？」 

那宮女愣了，上前兩步一看，少年果然睜著眼看他們，胸口也緩緩起伏著，不禁鬆了口氣，卻又

一臉不解。 

「可是剛才他……」明明沒氣了啊！ 

「眼睛長哪兒去了？一點兒小事就喳喳呼呼，那麼多規矩都忘了嗎？」老太監雙手負到身後，轉

身過一臉不耐煩地看著眾人，「你們在宮裡日子也不短了，伺候主子的時候一個個都機靈點兒，

別沒事就大呼小叫的……」 

見人還活著，老太監便沒當一回事，借著機會訓斥這些宮女太監，正說著，身後突然響起一聲— 

「吵什麼！」榻上的人低喝道，撐著身子緩緩坐了起來。 



少年聲音雖然不大卻有一股震懾力，在場的人均是一愣，領頭的老太監緩緩回過頭，以為是風太

大自己聽錯了。 

因為虛弱，他即便坐著也有些搖搖欲墜的感覺，卻一派從容，掃了一眼這些太監宮女，最後將目

光停在離他最近的老太監身上，微笑著問：「我是誰？」 

「你……」老太監沒料到平時那個連大氣都不敢喘一聲，被他們這些奴僕苛待也無人聞問，連皇

上都不管的小崽子竟然敢這樣對他說話。「你說什麼？」 

「我是誰？」他又問了一遍，一字一句，兩眼盯著他，因為極瘦，那一雙眼更大了，顯得有些嚇
人。 

老太監愣了一下，甚是不情願地回答，「四皇子。」 

「說清楚。」 

老太監抿了嘴角，垂下眼低聲道：「南鹿國的四皇子。」他怎麼覺著眼前這人和平時完全不一樣，
簡直是判若兩人？ 

南鹿國四皇子……少年笑了笑，看他現在這樣子哪裡像個皇子，分明是被人嫌棄的廢物，連個太

監都不把他放在眼裡，可見著實沒什麼地位。 

不過，一切都無所謂了…… 

 

第一章 

李源作了個夢，夢到自己在天上飛，那感覺很真實，可飛了沒多久，場景又變了，他好像在水裡

漂著，這感覺比在天上還要真實，水冷冰冰的，凍得他下半身都沒有知覺了。 

然後他睜開眼，發現自己渾身是血的趴在河邊，下半身還浸在水裡，動一動渾身都痛，身上似乎

沒一塊骨頭是完整的，他怕自己一起來整個人就散架了。 

其實李源知道自己已經死了，被炸死的，不是被炸彈，而是被瓦斯……對，他在家做飯的時候瓦

斯爆炸，然後他就被炸死了。 

簡直淒慘至極啊，李源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是這麼個死法，早知道他就一輩子不碰瓦斯，用電磁爐

做飯了！ 

然而生死有命，死了也沒什麼好說的，但是既然他已經死了，現在又是怎麼回事？ 

他為何會渾身是傷躺在水裡，周圍還很多樹，看樣子是在山裡？從他家到最近的山上也要幾十公

里，瓦斯爆炸有這麼大的威力，而且死了還能感覺到痛？ 

在水裡趴了半天，摸不著頭緒的李源終於感覺身上有點兒力氣了，他努力嘗試翻了個身，成功之

後仰面朝天躺在水裡，然後第一次看到這麼藍的天。 

半晌之後，他兩手撐著一點兒一點兒想坐起來，身上卻沉得厲害，使不出力氣，傷口也疼，費了

好半天才坐起來，連喘都費力，他覺得自己像個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 

接著，他發現自己身上的衣服有些奇怪，是白色的長衫，古裝片裡的那種，一隻腳上套著靴子，

另一隻則不見蹤影。 

眼前的一切都讓李源有種詭異的感覺，他緩緩抬起手看了看，覺得這應該不是他的手，他的手絕

對沒有這麼白…… 

突然意識到了什麼，他一低頭，看到水中的倒影……這誰？ 

嚴格來說水中的倒影是他的，但並不是他熟悉的那張臉。 



李源動了動手指，又摸了摸自己的臉，確定自己不是在作夢。 

李源知道穿越是什麼意思，前陣子很流行，電視上天天輪番播放各種穿越劇，他還覺得特別無聊，

誰能想到有朝一日這種見鬼的事會真發生在他身上，這就是所謂的不要太鐵齒嗎？ 

他這是穿到哪兒了？而且看樣子好像剛來就又要死了……如果再不處理傷口，他可能就要失血過

多再死一回了。 

可他現在連站起來都困難，又要怎麼處理傷口？ 

李源看了看四周，四面都是山，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連個人影也沒有。老天爺啊，就算穿越也好

歹給他條活路吧？ 

李源還來不及接受自己穿越的事實，就得先面對更嚴峻的生死問題，這回要是死了再穿回去就徹

底沒戲了，爆炸肯定把他本來的身體都炸碎了。 

「咳……」李源捂住胸口咳了兩聲，想站起來，可惜兩條腿根本沒力氣，他一咬牙，乾脆開始往
岸上爬，至少要從水裡出去。 

好不容易爬到稍乾一些的地方，李源累得呈大字型趴在地上，正在感歎老天爺這是耍他呢，卻突

然聽到一點兒動靜。 

好像是馬蹄聲？等他抬頭的時候，馬已經站在他面前了。 

他努力又往上抬了一點頭，看到騎在馬上的人，背對著太陽看不太清楚他長什麼樣，但能看出是

個年輕的……男人。 

少年看著李源，好像對他一身的傷躺在這裡很感興趣。 

又有一匹馬走到李源面前，第二匹馬上的人對少年低聲叫了聲，「主子，他……」 

少年沒說話，又打量了一下趴在地上的李源，問：「你是何人？」 

李源眨了眨眼，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要說什麼好。 

等了一會兒沒聽到回答，少年微微一笑，問：「傻了？還是不記得自己叫什麼了？」 

李源是真傻了，他記得自己叫什麼，只是不知道應不應該說，畢竟……他現在這副身體已經不是

「李源」了。 

「主子，他可能是從山上摔下來的……」另一個人說。 

少年抬頭往上看了一眼，點點頭，「或許是。」隨後又看著李源，笑著說：「你的命可真大，既

然上天不讓你就這麼死了，那……」 

他後面說了什麼李源聽不清楚，因為他暈過去了。 

「主子，要把他帶回去嗎？」 

少年看著暈過去的李源，點了點頭。 

「可是……也不知道他的來歷……」 

少年笑了，「什麼來歷重要嗎？對我來說，他是什麼人、從哪裡來的根本沒什麼意義，只當是我

閒得無聊，順手做回好事吧。」 

「是。」那人應了一聲，隨後翻身下馬，將李源扛起來放到自己的馬上，並且儘量小心不碰到他
的傷口。 

隨後兩匹馬一前一後沿著河岸疾馳而去。 

李源再醒過來的時候，覺得身上舒服了不少，傷口也沒那麼疼了，就是沒什麼力氣，他緩緩坐起

來，打量了一下四周，還挺不錯的一間房間，古色古香的，床和桌子什麼的都是老式的那種。 



明亮溫熱的陽光照進屋內，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淡淡的香氣，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確定自己是真的

還活著。 

還好，沒死第二次。 

只是這第二次生命來得實在突然，他能確定自己是穿越了，可還真不知道這是好是壞。 

離床不遠處有面銅鏡，李源想了想，哆哆嗦嗦下了床，一步一步挪到鏡子前，仔細打量鏡裡那張

陌生的臉，他一手扶著銅鏡，另一隻手摸了摸臉，這張臉其實長得還不錯，只是……怎麼說呢，

和他以前完全不是一個類型。 

以前的李源長得挺有男人味的，現在這張臉五官雖然比他以前精緻，卻顯得文弱了不少，手指也

是修長白皙，一看就是個書生模樣，再加上這一頭長髮，乍一看簡直像個姑娘似的。 

不過他敢肯定這身體是男人，因為……下面那根的感覺還真是既熟悉又陌生。 

鏡子裡這張臉是越看越不習慣，李源又往前湊了湊想看清楚點兒，這時身後突然傳來一句—「你

沒有毀容。」 

李源嚇了一跳差點兒一屁股坐地上，一回頭，這才發現房間裡還有人，一個少年正坐在不遠處的

桌前，一手撐著下巴似笑非笑地看著他，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慵懶的感覺。 

他剛才是瞎了嗎？這麼個大活人都沒看見！ 

少年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半新不舊的挺樸素，不像是富家公子，雖然長得頗好看，不過臉色是

一種不健康的蒼白，而且太瘦了。 

「你是……」李源微微皺眉，他好像在哪裡見過這個人。 

「你已經睡了兩天了。」少年笑了笑，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不過看樣子恢復的不錯，大夫說你

今天應該能醒，你果然醒了。」 

李源還有點反應不過來，但注意力已經被桌上的東西吸引了，那是一碗冒著熱氣的粥，很香。 

察覺到他的目光，少年笑了一聲，說：「你剛醒，只能吃點清淡的東西，所以我叫人準備了粥……

過來啊。」 

「啊？哦！」 

李源回過神，腳步有點兒虛浮地走過去坐下，捧著碗開始喝了起來，少年則在對面微笑看著他。 

一碗粥下肚，肚子裡暖暖的，並且那股溫熱一直蔓延到整個身體，李源心滿意足地放下碗，覺得

終於重新活了過來。 

如果是平時，對身為廚師的李源來說這碗粥味道算不上很好，但他剛從鬼門關回來，又昏睡兩天，

現在只要是食物、只要沒毒他都能吃下去。 

李源抹了抹嘴，一抬眼發現對面的少年在看他，不知怎麼的突然有點尷尬，斟酌了一下用詞，他

問：「多謝相救，敢問如何稱呼？」 

「苑池。」 

「我……在下李源。」 

「哦？」苑池笑了一聲，「原來你還記得自己的名字啊。」 

李源有點後悔，早知道說不記得就不用編身世了，總不能對他說他是穿越來的，那還不如直接說

他是個瘋子。 

「我……」他皺了皺眉，伸手捂著腦袋，「除了名字其實也記不得什麼了，一想事情就覺得頭疼……

嘶……」 



他齜牙咧嘴的樣子，配上那張白淨的臉還真有些違和，不過苑池看了也並未多質疑。 

「你身上雖然很多傷，但好在大多只是皮外傷，安心休養一陣子就能痊癒。」 

李源說了聲謝謝，又看了看四周，問：「我們這是在哪裡啊？」 

「東野國。」苑池回答，「這裡是王宮旁邊的一處館舍，有士兵把守，你這些天沒事就不要亂跑，

免得撞上麻煩，安心在這裡養傷。」 

「有士兵把守？」李源因這句話有些意外，「能問一下閣下是什麼身分嗎？」 

「你不用閣下閣下的叫我，聽起來很彆扭。至於身分……」他微微一笑，「只是一個人質而已。」 

「人質？」李源越來越茫然了。 

苑池卻並未多說，這時屋外有人叫了一聲，「主子。」 

李源抬頭看過去，一個高高壯壯的男人站在門口，好像是那天和苑池一起救他的人。 

「他是張昭，我的侍衛。」苑池替他介紹，然後問張昭，「什麼事？」 

「您的藥來了。」 

隨後一個家丁模樣的人端著一個托盤進來，托盤上放著一碗黑漆漆的藥，散發著一股濃烈的氣

味，並不難聞，甚至還有一點淡淡的香味。 

那人恭恭敬敬地將碗放到了苑池面前，然後退了出去，張昭也跟著下去了。 

苑池看著桌上的碗，沒有去動的意思。 

李源也看著那碗黑漆漆的藥，皺著鼻子聞了聞，皺著眉說：「這藥……味道不對啊。」這身體的
鼻子似乎不錯，加上他以前是在中藥店長大的，一聞就聞出問題了。 

苑池微微挑眉，沒想到他竟然能聞出來這藥不對勁。 

而李源這時索性拿起碗湊到鼻子下面仔細聞了聞，那香甜的味道直湧入鼻間，讓人隱隱作嘔。「這

裡面加了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苑池搖搖頭，「具體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毒。」可惜他知道的時候已經遲了，這碗
東西他都喝了快一年了。 

李源放下碗問：「你知道有人給你下毒？」 

「知道。」苑池風輕雲淡的說，「就是我的侍衛長，他已經被我處死，現在由張昭接替他的職位。」
然而那個侍衛長也不過是其中一顆棋子，他死了也有人接手，繼續在自己的飲食中下毒。 

李源不知道說什麼好了，這事情實在太複雜，他一個初來乍到的人實在弄不明白。「那你還喝？」
要自殺也不用這麼費勁吧？ 

苑池沒說話，起身拿起那碗藥，走到窗邊將藥汁倒在了窗下的花壇裡。 

李源鬆了口氣，看來還不傻。 

「等我發現時為時已晚，也許我沒幾天能活了……」苑池頭也不回地對李源說：「這裡平時沒什

麼人來，多了你一個也不會有人在意，等你把傷養好之後就盡快離開這裡吧。」說完又自嘲一笑，

「總比在這裡給我陪葬好。」 

李源覺得有點兒心驚肉跳，他還沒從自己穿越的事實中緩過神，就好像被捲進什麼不得了的事了。 

人生的大起大落莫過於如此了吧…… 

半個月之後，李源的傷好得差不多了，內傷先不說，至少身上能看得見的傷已經好了個七七八八。 

這段時間裡他也知道了不少事，最多的就是關於苑池的，讓他沒想到的是苑池今年才十六歲，並

且還是個皇子，兩年前被南鹿國送到東野國當質子，這一待就是兩年。 



現在他才明白苑池當時說的「人質」是什麼意思。 

而指使前侍衛長下毒的也不知道是誰，苑池沒提過，但他猜跟政治鬥爭有關。 

這也太淒慘了……李源做為生活在現代社會的平民百姓，這種爾虞我詐從來只在電視上看到過，

根本無從體會。 

他只想為苑池掬一把同情的淚水，這孩子才十六歲就又是當人質又是被下毒的，這童年也太陰暗

了。 

「你這裡有廚房嗎？」深深了解到苑池有多悲慘後，這天吃早飯的時候，李源突然問道。 

苑池愣了一下，不明白他要幹什麼，但還是點頭，「有。」 

「那好。」李源一拍胸脯，「以後你早中晚三頓飯都由我來負責，他們能在你藥裡下毒肯定也能

在你飯菜裡下，我親自給你做飯就不用擔心了。」 

「你會做飯？」苑池一手撐著下巴看著他，雖然他身體瘦削面色蒼白，但兩隻眼睛卻很有神。 

李源原本想說當然，但又一想他現在還在失憶，還是低調一點兒好。 

「應該可以……」他摸了摸脖子，「我覺得我以前應該是會做飯的。」 

他何止會做飯，簡直就是精通。 

他家是開中藥店的，他從小就熟悉各種藥材的藥性，但他對開中藥店並不感興趣，而是喜歡將藥

材和食材結合在一起，做成各種補身體的藥膳。 

正所謂藥補不如食補，他覺得比起直接吃藥，將中藥和食物結合在一起更能讓人毫無負擔地接受。 

原本藥膳研究進行得很順利，他還計畫開一間藥膳餐廳，結果就突然被炸死了，真他媽倒楣！ 

苑池打量著眼前的男人，僅僅幾天他就好像換了個人似的，一開始傻乎乎的好像摔傻了，現在又

突然變得這麼自信滿滿…… 

見他不說話，李源以為他懷疑自己的能力，於是又說：「你雖然不再喝那些藥，但是身體裡已經

積了不少毒素，現在需要的就是將毒素從你體內排出來。不過這過程可能要不少時間，得慢慢來。」
他已經在心裡想了幾個排毒調養的方子。 

「對了……」他突然想到了什麼，問苑池，「你不挑食吧？」 

苑池微笑著搖了搖頭，又問：「你會醫術？」 

「嚴格來講，我對醫術沒有什麼研究，對吃的倒是頗有心得。」 

這讓苑池更感興趣，看李源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不禁問：「你這算是報恩嗎？」 

李源並不否認他是有報恩的意思，但同時也有些心疼眼前這個十六歲的孩子……雖然從外表看真

不像是孩子。 

穿越之前的他二十九歲，他不知道現在這個身體是幾歲，但應該也比苑池大，所以在知道了苑池

的身世之後，一種「哥哥保護弟弟」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現在根本是無處可去。 

他一個剛穿越來的人，沒家、沒親戚、沒朋友，連自己是什麼來歷都沒搞清楚，讓他上哪兒去？ 

所以還是留在這裡最好，至少有得吃有得住。就算要走，也要等他存了一些錢，有了獨立生活的

把握之後再走。 

李源露出微笑，「畢竟是你救了我一命，我傷好了就拍拍……就一走了之也太沒良心了。」 

李源覺得他應該改變一下說話的方式，不能太「現代化」了。 

苑池看著他似乎在考慮什麼，最後輕笑了一聲，說：「好啊。不過……」 



「啊？」 

「你記起你家在哪了嗎？」苑池微笑著問，神色仍然是從容平靜的，從他身上絲毫感覺不到他是
個命不久矣的人。 

「我……」李源愣了一下，「這個……也許再過幾天就想起來了。」 

苑池這次笑出聲來，笑夠了，閉上眼輕聲說了句，「好啊，那我等著。」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雖然不知道對方笑點在哪，但聽見他同意了，李源鬆了口氣，這下總算暫時解決吃住問題了。 

這孩子面色蒼白身體瘦弱，還慢性中毒，排毒的同時還要補身體，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調養，他

就把他當VIP 客戶了。 

於是，李源打定了主意留在苑池身邊，用自己研究的藥膳替苑池調養身體，雖然他現在成了另一

個人了，但手藝還是在的，而李源對自己的手藝也是很有信心的。 

李源給苑池做的第一頓飯很簡單，兩菜一湯，兩道菜都是素菜，炒的鮮脆碧綠的青菜很勾人食慾，

另一個菜是燉南瓜，南瓜帶皮切成塊，燉得恰到好處，又軟又綿入口即化，而且也不知道加了什

麼佐料，味道特別濃郁。 

苑池本來對李源是沒抱太大期望的，沒想到一吃之下還真讓他有點意外。 

「調養身體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得慢慢來。」李源拿了個空碗給苑池盛湯，「不知道你喜歡什
麼，所以我先做了兩道對身體好的菜，之後飯菜可以按照你喜歡的口味，不過這湯不管你愛不愛

喝都得喝了，這不僅是湯，還是調養你身體的藥。」說完把湯放到了苑池面前。 

苑池低頭看了看，只能大概看出裡面有什麼料，聞起來有點藥味，但也是香的。 

「院子我可以用嗎？可以的話改天我想種點草藥，有些藥吃新鮮的最好。」 

苑池端起碗喝了一口，味道難以形容，不過不是不好喝，他又喝了一口，竟然開始喜歡起這種微

妙的味道了。 

李源在對面看著苑池大口大口喝著自己熬的湯，一種被認可的喜悅感油然而生。 

「這裡硬體設備不行，我沒有發揮空間，」他拿起筷子也開始吃飯，邊吃邊說：「改天出去看看

能不能買到好用的廚具，要是有烤箱的話就更好了……」正說著，突然發現對面的苑池直盯著他，
表情有點微妙。 

「怎麼了？」是他吃相太難看了嗎？ 

苑池沒說話，又看了他一會兒，隨後揚起嘴角，不緊不慢地說了句— 

「湯很好喝。」 

人，也很有意思……看來，他今後的生活會很有趣了。 

第二章 

兩年後。 

東野國國王駕崩，新帝繼位，國力漸弱，故準備將四年前被送到東野國作為質子的南鹿國四皇子—

苑池，及其隨行之人一同送回國。並且東野國長公主將一同前往與南鹿國和親，以換來兩國交好。 

一大清早，王宮附近的質館裡，平日異常寂靜的宅子今日卻顯得有些不同，有人進進出出的，抬

著些箱籠，好似有人要遠行。 

沒過多久，一隊人馬停在了大門口，共有數十人，為首的男人俐落地翻身從馬上下來，將韁繩交

給了門口的守衛。 

此時節天氣一天比一天炎熱，即便是早上太陽也有些毒辣，他額上冒了薄薄一層汗水，卻絲毫不



影響他的儀態。 

抬頭看了一眼大門，他單手撩起長衫下襬踏上臺階進了館舍裡，腳步沉穩，一看便知是習武之人。 

院子裡有棵參天槐樹，枝葉茂密，巨大的樹影下是個納涼的好地方，此時樹下有張竹製的搖椅，

男人一眼便看到了正坐在椅子上的苑池，他閉著雙眼，隨著搖椅微微搖擺著，悠閒而愜意。 

男人看了苑池一會兒，隨後朝樹下走了過去。 

走到一半的時候，閉著眼的苑池突然問了一句，「肖大人，這麼早就來了？」 

肖瑞腳步停了一下，然後繼續朝他走了過去，面露微笑道：「見過四皇子。時候不早了。」 

「哦？」苑池睜開眼，瞇起眼看了看頭頂上方，又回頭看著肖瑞，笑著說：「太陽被擋住了，我

一個沒留神，原來都這個時候了……」 

雖然苑池同肖瑞是最近一段時間才認識，也只因為後者是這次護送長公主的特使才有往來，但其

實他對這位「肖大人」早有耳聞。 

肖瑞，當朝丞相的義子，數年前全家人在上京途中遇到山賊被襲身亡，剩他一人孤苦無依，幸而

被丞相收留，不久後中了狀元，才打響了名聲。 

肖瑞的才學與能力眾所周知，坊間對這位狀元郎的傳聞也頗多，不然苑池也不可能知道這麼多，

雖然覺得傳聞有誇大之處，但見過幾面之後，苑池覺得這位肖大人是個聰明人。 

「四皇子可準備好了？」肖瑞問。 

苑池緩緩站了起來，「好了，沒什麼需要準備的。我來的時候就雙手空空，如今要走了，也沒什

麼可帶的。」 

肖瑞沒說話，靜靜地看著眼前的南鹿國四皇子，來的時候他才十四歲，眨眼四年過去了。 

曾經，他一度以為這位四皇子會死在東野國，頭兩年他也的確像一隻孤魂野鬼一樣被遺棄在這

裡，無人問津，自生自滅。 

然而之後的時間，苑池從一個瘦弱蒼白，彷彿隨時會死去的少年蛻變成了如今高大俊挺的青年，

那張臉仍舊是好看的，除此之外還多了成熟和沉穩，像是一塊毫不起眼的石頭被磨成了一塊玉石。 

簡直是……脫胎換骨。 

肖瑞不明白怎麼會有人在兩年內有了這麼大的變化？到底發生了什麼？ 

「昨日我進宮向國王辭行時，定了在城外碰頭不是？肖大人來可是有什麼事？」苑池問，像是平
日裡和友人閒聊一般，完全沒有即將回到故鄉的焦急與興奮。 

「不，只是來看看四皇子還有何吩咐。」肖瑞頓了下，又說：「長公主與隨行的人馬已經在郊外

等候了。」 

苑池微微一挑眉，揚起嘴角，「怎好讓長公主等我們。」 

和親是舉國的大事，宮裡一早就已經舉行了盛大的儀式，國王親自送自己的妹妹到宮門口，長長

的和親隊伍穿過國都的大街，百姓將道路圍了個水泄不通，目送著長公主的馬車離開。 

然而，卻沒有人知道今天南鹿國的四皇子也將離開東野—一個質子當然不可能和長公主有同等的

待遇。 

他要像一隻鳥一樣，靜靜地離開這座關了他四年的「籠子」。 

肖瑞垂下眼，剛要開口，另一個聲音突然插了進來— 

「你東西收拾好了沒有？杵在那兒幹什麼呢……」 

李源從屋裡出來，胸前抱著個厚厚的墊子，比普通的靠墊要大上一圈，看著就又鬆又軟的。 



「你看這個行不行？」話音剛落，他看到苑池和一個陌生人，一下愣了，站在原地不知道應該過
去還是走開。 

「我是否打攪二位了？」他有點兒不好意思地笑笑。 

苑池沒說話，只是微微揚起嘴角。 

「這位是……」肖瑞對李源的身分有點好奇，聽他同苑池說話的語氣，並不像是普通的隨從或者
僕人。 

苑池微微一笑，回道：「我的廚子。」又對李源說：「這位是肖大人，他將作為特使護送長公主

和我們一起回南鹿國。」 

李源點點頭，朝肖瑞頷首，「肖大人好。」 

肖瑞微微一點頭，將目光移回到苑池身上，「如果四皇子沒有什麼吩咐，那請您抓緊時間收拾，

我在城外等著你們。」 

苑池微笑著一點頭，沒說什麼。 

臨走時肖瑞又多看了李源一眼，這才轉身離去。 

院子裡只剩李源和苑池之後，李源走到苑池身旁，問：「你幹麼不說我是你的大夫？」 

這一點讓李源頗為不滿，他用兩年時間去除了苑池身體裡存積的毒素，把他養得白皙水潤，連個

子都長了不少，從一隻小雞崽長成了雄鷹，結果就落得一個廚子的地位？！ 

苑池笑了，反問：「你天天給我做各種好吃好喝的，不是廚子是什麼？」 

小白眼狼！李源在心裡腹誹，那些不是普通好吃好喝的，是藥膳！他死前精心研究了那麼多年的

成果，誰都沒嘗過，穿越到這裡之後全餵了苑池了，而且效果異常的好。 

兩人正說著，張昭從後院過來，叫了一聲，「主子。」 

苑池回頭看他，問：「都準備好了？」 

「是。」張昭點頭，又看著李源問：「後院種的那些草藥要帶走嗎？」 

那些是李源為了做藥膳自己種的草藥，本來只是他閒來無聊想試著種一下看看，結果大部分都活

了，而且長得還不錯。 

現在要離開，連根拔了帶走也不適合，李源本來想說就放著吧，反正也不是什麼矜貴的東西，結

果還沒開口苑池先來了一句— 

「全拔了。」 

李源愣了一下。 

「這個地方，什麼都不用留下。」苑池冷冷的說。 

張昭低頭回了聲是就退下了。 

他對苑池一向忠心不二，在苑池除掉了下毒的前任侍衛長，任命他為侍衛長之後，他便發誓對苑

池效忠。 

李源撓了撓臉頰，沒說什麼。 

「你都收拾好了？」苑池抬頭看他。 

李源點頭，「嗯，也沒什麼東西好收拾的，就幾件衣服。」他被苑池救了的時候什麼也沒有，這
兩年吃苑池的用苑池的，也沒攢下什麼家當，根本用不著收拾。 

苑池緩緩抬起頭，從枝葉間穿透的陽光微微刺激著他的雙眼，他微微瞇起眼，長歎了一聲，「終

於還是回去了……」 



身後李源看著他，忍不住皺了皺眉，他看得出來，苑池根本沒有半點兒「回家」的喜悅感。 

也是，都被人下毒了，還有多少人希望他能回去？ 

「我沒有死在這裡，一定有人很失望。」苑池突然說。 

李源擰眉，雖然知道是事實，心裡卻挺不是滋味的，「瞎說什麼呢……」 

沒說話，苑池回頭看他一眼，微微一笑。 

過去的兩年裡，他們經常一塊兒在這棵樹下看書、聊天，有時候什麼也不說，就只是坐在那裡，

渡過一天又一天彷彿永遠沒有盡頭的日子。 

他在這裡像一隻鳥一樣關了四年……而此時，終於結束了。 

苑池帶著李源和張昭，以及幾個從南鹿國跟著他過來的侍衛來到了城外，如肖瑞所言，所有隨行

人馬已經在那裡等候，數百人的隊伍，浩浩蕩蕩整裝待發。 

看到他們到了，肖瑞急忙下了馬過來迎接。 

他來到苑池一行人面前，看到李源時心裡稍稍有點驚訝，沒想到苑池會帶這個廚子一起走，但是

表面上並未表現出來。 

「馬車已經準備好了，四皇子這邊請。」 

苑池一點頭，「有勞肖大人。」 

李源邊跟在苑池身後四下看了看，這排場還不小，不過說好了長公主也一起去，那長公主呢？ 

「請問肖大人，長公主呢？」苑池問道。既然要一起回南鹿國，自然是要跟長公主見上一面的。 

肖瑞面露一絲難色，看了一眼身後不遠處的馬車。 

苑池他們原以為長公主在馬車裡，卻沒想到過去一看，車簾已經掀了起來，車上空無一人，而在

馬車不遠處，一抹纖細的身影正蹲在路邊看一株粉白色的野花，那正是東野國先王的第九個女

兒—梨花，依照東野國新王的打算，她是要嫁給南鹿國的儲君。 

只是南鹿國皇帝至今也沒有立下太子，所以她要嫁給誰目前還是個未知數。 

肖瑞提醒道：「長公主，四皇子來了。」 

梨花回頭，看到他們之後拍了拍手站起來，目光最先落到苑池身上。 

「你就是南鹿國的四皇子？」她問，目光上下打量著苑池。 

苑池微微一點頭，「是，苑池見過長公主。」 

梨花欠身回禮，「見過四皇子。」 

她雖然不拘小節，但最基本的禮數還是周到的，從這一點便能看出梨花長公主並非嬌縱蠻橫的姑

娘。 

對於苑池，梨花是有幾分好奇的，她看著苑池，笑著說：「你長得真好看。」這位被送到東野國
當了四年質子的南鹿國皇子，原來是長這個樣子的。 

「多謝長公主誇獎。」苑池微笑。 

而這時她又看向苑池身後的李源，問：「這位是誰？」 

「我的廚子。」 

「哦……」她點點頭，「看著就像個廚子。」 

李源不知道是該誇她目光如炬好呢還是罵她狗眼看人低，他穿越來之前和現在的確都算是個廚

子，但怎麼也不至於從外表上就能看出來吧？ 

「長公主，四皇子，時候差不多了。」肖瑞抬頭看了一眼日頭的方位，「我們出發吧。」 



苑池沒說話，微微一點頭。 

肖瑞扶長公主上了馬車，苑池和李源一起上了為他們準備的馬車，張昭和其他侍衛則騎著馬護在

馬車周圍。 

幾聲號角聲之後，一行人正式啟程上路，浩浩蕩蕩朝著南鹿國出發，開始了一場漫長的跋涉。 

馬車裡，苑池懶洋洋地靠在墊子上，伸直了腿，天氣炎熱，他上車之後便脫掉了鞋襪。 

李源看著那兩條長腿和細膩白淨的腳趾，又看了看自己的一雙大腳……有種莫名的惱怒感。 

李源覺得可能是靈魂影響了這副身體，剛穿越過來的時候明明是挺白淨的一個小夥子，結果兩年

時間壯了不少不說，連身高也突然抽高了，現在比苑池還要高小半個頭。不過苑池還在發育的年

紀，如果沒有意外應該還能再長高一些。 

這兩年他花了不少心思，把苑池養得白白胖胖的，從最開始病懨懨的到現在面色紅潤身強體壯。 

其實李源覺得苑池說他是個廚子並不準確，應該說他是個—全職保姆，號稱最貴的英國管家也就

他這樣了吧？ 

兩年，他被這個姓苑的整整折騰了兩年！ 

這小子一點兒也沒有他李源是他的救命恩人的自覺，雖然是苑池救他在先，但他也免除他被毒死

的可能，算起來這麼花功夫的煮藥膳，恩情可大多了。 

自從李源表示要打理三餐之後，苑池日常生活的大小事也都交給了他—張昭是侍衛，只負責苑池

的人身安全。 

接手了苑池的生活起居之後，李源才發現這位不愧是皇子，還真的什麼都不會，他都懷疑他來之

前苑池日子是怎麼過的，可又一想，都讓人下了兩年的毒還能怎麼過？ 

就當是可憐他吧，他當初心裡這麼想，所以也就認命地照顧起苑池來，誰知某人得寸進尺。 

這不，馬車走了沒多久，苑池懶洋洋地說了句，「過來給我按一按腿。」 

按你大爺！ 

雖然李源很想這麼說，但人在屋簷下不得不得低頭，他早已經習慣了被這樣使喚，畢竟自己吃他

的用他的，他還是他的救命恩人……對，「救命恩人」這四個字像是緊箍咒一樣束縛著他，明明
他也算是苑池的救命恩人啊…… 

歎了口氣，李源抬起屁股挪到苑池旁邊，熟練地替他按起了腿。他以前還真學過一點兒，幫苑池

按摩過一次之後，苑池就隔三差五讓他按上一回。 

「嗯……」苑池舒服地哼了一聲，愜意地閉上眼享受著。 

默不作聲地按了一會兒，李源突然問：「你不高興？」 

苑池沒有睜眼，反問：「為什麼這麼問？」 

「反正我感覺得出來你不怎麼高興。」李源回答，從知道要回南鹿國的那天開始，苑池心情就一
直不怎麼樣，在他身邊兩年了，他的情緒他看得一清二楚。 

片刻之後，苑池緩緩睜開眼，「於我來說，在哪裡都沒什麼差別。」 

李源沉默了一會兒才說：「能回家總是好的。」 

苑池眨了一下眼，輕笑了一聲，「是啊，能回家了……」說完又看著李源，「還好有你陪著我。」 

李源愣了一下，突然有點兒不好意思，說是陪著苑池，可除了跟著苑池，他又能去哪裡呢？ 

來到這個世界已經兩年，李源基本上已經習慣了這裡的生活，對他來說這是重獲新生，他很珍惜

這額外的生命，打算好好活下去。 



他曾想過這副身體原來的主人是誰？原主的魂魄現在在哪裡？ 

不過既然他現在佔用了這副身體，那麼原來身體的主人可能已經不在人世，所以是誰也不重要

了，畢竟他不可能裝成原主佔據那人的一切，他還是得自力更生。 

「我是你的廚子啊。」他打哈哈地說，「不過你回去之後肯定有一票人伺候吧？到時候就用不著

我了……」 

「除了你和張昭，我誰都信不過。」苑池打斷他，低聲說。 

李源手上動作停了一下，然後輕輕「嗯」了一聲。 

隊伍浩浩蕩蕩走了快半個月，一路上除了天氣熱了點倒也還好，碰上過兩場雨，一大一小，原本

馬車還裡有點悶熱，下過雨之後天氣倒是涼快了不少。 

而越接近南鹿國，氣候越是宜人，不再炎熱。 

途中雖然會在驛站或者客棧裡休息，也有專人照顧飲食，但只要有機會李源還是會親自下廚給苑

池做飯。 

因為曾被身邊的人下毒，所以在李源出現之前苑池幾乎只吃張昭弄的食物，談不上美味，只為果

腹而已，張昭和李源聊天的時候曾說：「你現在是主子最信任的人了。」 

李源聽了只是笑笑，但心裡還是頗有一絲成就感的。 

至於肖瑞則一直守在梨花身邊，偶爾才會過來同苑池打聲招呼，說上幾句。他本就是護送長公主

去南鹿國和親的特使，保護梨花順利到達南鹿國才是他的主要任務。 

一支隊伍中兩批人馬，彷彿互不干涉一樣，慢慢的離開東野國，離南鹿國越來越近…… 

這日快到中午的時候，肖瑞讓人來告訴苑池他們，馬上就要到國境線了，越過國境之後他們就徹

底離開東野國，然後用不了半天他們就能到南鹿國了。 

苑池沒什麼反應，李源倒是挺興奮，一路上趴在窗邊看著外面，「終於要到了啊……」對坐慣了
汽車、地鐵的他來說，馬車實在太慢了，坐的他屁股都疼了，古代人出個門真的太不容易了。 

「別高興得太早，」苑池不緊不慢地來了一句，「這行程剛過了一半，還得再走十天半個月才能

到南鹿國都。」 

李源一聽立刻就洩氣了，回過頭一臉委屈地問：「還這麼遠啊？」 

苑池笑了笑，是啊，當年他走的時候記得很清楚，的確很遠……對他來說就像是一條不歸路一樣。 

傍晚的時候，隊伍終於進入了南鹿國的國土，苑池正在車裡盤腿打坐，張昭在馬車外稟報一聲，

「主子，到南鹿了。」 

李源本來正靠著車壁打瞌睡，一聽到這句話精神馬上來了。 

「到了？」他一個翻身跪坐在車裡，趴在窗邊掀起簾子往外看。 

穿越過來兩年幾乎都沒怎麼出過門，他很好奇外面的世界，但即便這樣他也沒有像當初想的那樣

時機一成熟就離開，而是一直留在了苑池身邊。 

片刻之後，苑池緩緩睜開眼，說了聲，「知道了。」 

他終於……還是回來了。 

南鹿國的氣候明顯要比東野國好一些，此時節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一路上穿行在山水之中，周

圍都是樹木花草，空氣中飄散著草木花朵香氣。 

李源看得異常興奮，恨不得出去跟張昭一起騎馬。 

「你會騎馬？」苑池問他。 



「會啊。跟張昭學過，他還教我功夫呢。」李源回道。 

苑池哦了一聲，「那你學會多少？」 

不管是李源現在的年紀還是以前的年紀，學武都晚了，所以他也只是跟張昭學了一點皮毛而已。 

「像張昭那麼厲害是不可能了。」李源歎了口氣，人家是專業的侍衛，他是個專業的廚子，怎麼

比呢？術業有專攻嘛。「我是看你身邊能信的就張昭這麼一個侍衛，如果哪天他有事不在，我好

歹會點兒功夫也能保護你。」 

苑池微微一挑眉，看著他似笑非笑地問：「你真的是這麼想？」 

「這有什麼好騙你的？」李源白他一眼，回過頭伸手撩起簾子繼續往外看。 

誰知剛把布簾子撩起來一點兒，嗖一聲，一枝箭從外面飛了進來，正好紮在了苑池靠著的枕頭上。 

李源傻了，他甚至根本沒反應過來發生什麼事，苑池就撲過來一把將他按倒，同時又是一枝箭飛

了進來。 

苑池趴在李源身上，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句，「躺著別動。」 

「怎麼……」 

話還沒說完，只聽見外面有人大喊了一聲，「有刺客！」 

緊接著伴著馬的嘶鳴聲，更多人也喊了起來，「有刺客！快保護長公主！」 

「大人！刺客在山上……」 

「快！弓箭手準備……」 

隨著喊聲越來越大，更多的箭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射了過來，篤篤篤篤扎在車上，還有一些從窗子

射了進來，有一枝甚至是貼著苑池的耳朵擦過去的。 

李源嚇得也一動也不敢動，兩隻手不知道什麼時候緊緊抱著苑池。 

外面響起慘叫聲怒吼聲，還有刀劍碰撞的聲響，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所有人措手不及，苑池和李源

躲在車裡不敢亂動，雖然他們也想知道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但他們倆出去也只是添亂，目前來

看，在車裡要比外面安全一些。 

箭射中車廂的聲音漸漸少了，但廝殺和刀劍聲仍在繼續，陡然一陣風輕輕捲起了車簾，李源瞥見

一陣刀光劍影之後，又緩緩落了下來。 

外面殺聲震天，馬車裡卻異常安靜。 

苑池趴在李源身上，低頭看著他。李源吞了吞口水，突然發現苑池耳廓那裡有一點擦傷，正滲著

血絲。 

「你流血了……」他小聲說。 

苑池看著他，低聲說：「沒事。」 

李源緩緩朝苑池伸出手，但在馬上要碰到他的時候，被苑池一把握住了。 

看著苑池那雙漂亮的眼睛，李源突然心跳加速，好似快從喉嚨跳出來。上一次有這種感覺，還是

他剛待在苑池身旁沒多久，有天晚上不小心撞上了苑池洗澡的時候…… 

「你……」 

他剛要開口，馬車的簾子突然被人從外面掀了起來，一陣涼風夾雜著一絲血腥味灌了進來，兩人

一驚，幾乎同時抬頭望去— 

 


